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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移民找工作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这些中国的优秀人才

和技术专家曾凭借自身的实力轻而易举地通过移民审查，实

现了出国的梦想，然而在加拿大却面临着就业难和资历贬值

这一严酷的现实。从1999至2000年，我们对28对有未成年子女

的中国大陆移民夫妇进行了研究，所有这28对夫妇都是独立

技术移民，都带着一定资金进入加拿大，入境时间长的有2年

，短的只有几个月。他们在中国都曾拥有相当好的工作。在

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作丈夫的均为移民的主申请人，他们当

中大专生1个，本科生13个，硕士生lO个，博士生4个；大多

数是学理工科的，如土木上程，机械，化学，电子及声学，

少数有其它方面的学历，如中医，外语等；作妻子的比他们

的丈夫学历略低，有11个受过中等教育，12个本科生，4个硕

士，没有博士。有一半是学理工的，另一半是学财会、图书

馆学、医药和语言的。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在移民

之前，多数做丈夫的都有良好的工作，妻子们虽然工作也不

错，但通常低于她们的配偶。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程度和工

作岗位大体成正比，即受教育越多，工作越好；但在加拿大

情况就大不一样，除了有博士学位的几个人没有屈尊做体力

劳动外，博士学位以下的人所从事的工种就很杂乱，他们的

妻子情况则更糟。他们现在的工作与过去所拥有的学历和经

验都不相符。以做丈夫的为例，在中国他们都是专业或半专

业的(所谓专业工作，是指那些必须接受正规教育和行业认证



，具有一定工作经验才能获得认可的工作，如工程师、医生

、律师、会计等；所谓半专业工作，指的是需要接受定正规

教育，但行规较为宽松的行业，比如程序编写员、技术员、

高级销售人员等)，还有一个是学生，然而现在他们之中只有

一半人从事业或半专业工作。在所有这28人中，有6人基本维

持与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水平相当，其余22人均有所下降。妻

子们不但工种下降，不少干脆就没有工作。严峻的现实让人

无可奈何1)专业工作：在中国，22位做丈夫的和8位做妻子的

从事专业工作，现在却只有4位做丈夫的保持工种不变，女士

们则完全被排除在专业工作之外；2)半专业：在中国有5位做

丈夫的和15位做妻子的从事半专业工作，目前在多伦多则是ll

位做丈夫的和3位做妻子的在从事这种工作；3)无业：个学生

和一名家庭主妇在移民之前没有上作。到加拿大以后，为了

就业，有些人选择上学和参加培训，而做妻子的则更多地面

对照顾幼儿的困难；目前在多伦多有4位做丈夫的和17位做妻

子的没有工作。4)熟练技术工人：在加拿大，熟练技术工作

是指那些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长期从事重复性工作

，基本没有升迁机会的工作。在多伦多，有3位做丈夫的从事

熟练技术工作，而在国内这3个人中有2个是专业人士，1个是

半专业人士。另外，有6位做妻子的目前在从事熟练技术工作

，而她们之中2个在中国是专业人士，3个半专业，只有1个是

技术工人。5)体力劳动：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从事体力劳动，

但在多伦多，有6位做丈夫的和2位做妻子的在从事体力劳动

。这6位男士中，有4位在中国是专业人士，2位是半专业人士

，2位女士中1个从事专业、另1个从事半专业。国内大机构大

公司的人容易就业，但也不得不屈尊专业工作只有少数中国



的专业人士移民后找到了与之相当的工作，这些人往往是从

中国的大机构里出来的工程师，在加拿大，雇主只会雇佣他

们从事级别略低的助理工程师工作。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

储先生是以前在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他的外籍上司

把他推荐给了同一集团在加拿大的分公司，这一推荐使得他

的个人资历获得了加拿大雇主的认可。他于99年11月技术移

民加拿大。因为有跨国公司的工作经验以及高层关系的推荐

，没费什么力气便获得了与在国内相当水平的工作。不过，

因为他目前的工作主要与中国的项目有关，他担心这些项目

完成后将何去何从。储先生认为新移民面对的工作困难是由

于思想意识落后的加拿大雇主造成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头脑

中还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法移民的形象。“加拿大的公

司效率低，如果中国公司象他们这么不讲效率，早就该关门

了。”他通过自己找工作的经验得出加拿人公司瞥理落后的

结论。他认为现在的高知识技术移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待遇。

在找到现在这份工作前，储已经做好了从机器操作工做起的

最坏打算，并自我安慰说他一直对技术而不是管理更感兴趣

。总之，储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资历“贬值”的准备，他感

叹加拿大雇主不识时务，将技术民与非法移民或是中国那些

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官僚混为一谈。幸好他在跨国大公司

工作过，通过高层关系的推荐，加拿大雇主能够比较容易地

认识到他的价值，尊重他过去的宝贵资历。这不但使他很快

的找到了好工作，同时也为他创造了一个在加拿大营造良好

人际关系的环境，为将来的升职或转换工作做准备。在国内

外企业工作经验，在加拿大却不灵半专业工作除了上面说到

的极少数人找到了专业工作，大多数人不是被迫接受职位较



低的工作，就是干脆放弃专业转行。尽管大家都抱着这种情

况不会持续太久的心态，却没有人知道究竟要忍耐多久。董

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董在中国是电气工程师并担任现场项目

经理，1999年底全家移民到了多伦多。他在多伦多找到了一

份机械设计的工作。他的妻子是会计，目前正在学习英文，

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她的会计本行。在多伦多寻找工作的过

程中，董发现他所具备的在国内的中德合资公司的工作经验

与北美市场的需求相差甚远。比如在技术设计上，北美标淮

与欧洲标准往往不同。正如董告诉我们的“设计必须遵循一

定的标准。如果我不知道北美本地的标准，我便无法回到设

计的本行去，原来在德国公司的工作经验在加拿大根本没什

么价值。”他的第一个工作面试是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里

，他没通过。他认为问题出在语言不流利，沟通有困难上。

无奈之下，他开始在面包店打夜工，每天清早一下班便赶去

上电脑辅助设计的课程。一上便是几个小时，这么一过就是

几个月，身心疲惫，在濒临难以为继的时候，一个加拿大水

处理工厂给了他一份兼职工作，做电脑设计。几天之后他便

转为全职雇员。董认为他找工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他对本地的

陌生，他并不期待他的工程师资历会被承认，只想这份工作

可以给他一个了解本地市场的机会，另外，环保行业对他来

说很有吸引力，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行业。董的妻子正在学习

英语，虽然最终她可以通过参加加拿大的考试而认证她的会

计资历，董却希望她一心扑在英文学习上。“我不想让她象

那些来了一辈子都说不好英文的移民。”董的理想是让她无

需为赚钱养家操心。不少人象董一样放弃了继续从事原职业

的希望。他们抱怨资历在加拿大无用武之地，受到贬值，因



为新移民从中国带来的技能通常比较丰富，足以应付加拿大

相对单的工作性质。锲而不舍，事竟成!无业：一小部分人对

即使是资历的“轻微贬值”都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就寻找可

以将他们的资历成功地转移到加拿大的途径。例如，一个化

学工程师正在努力寻求加拿大工程师资格认证，因为他觉得

无论是他的年龄还是过去的工作经验都令他难以接受“贬值

”或转行。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过了几关，满

怀希望可以拿到安大略省的工程师资格。他的妻子则在服装

厂打工。英文不好，障碍重重，纵有本事也惘然跌入谷底：

境遇最糟糕的是那些在加拿大完全找不到对口工作，并且在

加拿大经济最差时抵达的人，如果他们的英文满足不了最起

码的沟通，则更是雪上加霜。肖和他的妻子便是其中的一例

。肖在中国铁路部门工作。他的妻子是中国第一个新生儿护

理中心的一名医生和儿科护理专家，离开中国时她已经是这

个中心的副主管了。他们有一个女儿，97年入境。当时加拿

大经济仍处在谷底，当他们抵达加拿大时，加拿大的铁路系

统正经历重组和裁员。他们作过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如清

洁工、搬运工等，不容易才在一个大型文具连锁店找到了一

份仓库管理的工作。后来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帮助新移民的角

色上，开了一个家庭式的移民接待站。肖有妻子一心想到加

拿大继续她的专业，当她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梦想时为时已

晚。因为首先她必须修英语，然后回到学校从头开始。已

经40岁出头的她认为希望渺茫，终于放弃了当医生的念头。

她认为加拿大的行业管制太僵化死板。她在美国的朋友就不

需上学，只要通过专业测试就能重操医生行业。况且重学那

些她熟得不能冉熟了的专业知识实在是浪费时间。年轻时的



她尚可以一点一滴的积累专业知识，而现在，特别是在对回

报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她不愿冒这个险，也浪费不起时

间。最后她也进了丈夫所在的文具供应公司做仓库管理工作

，起码他们的生活因此有了保障。这对夫妇都只有国营单位

的工作经验，不象那些在外资或合资企业工作过的人与外界

有更多联系和认识。这使得他们不但在多伦多难以立足，也

更加难以承受因制度上的不同所受到的措手不及的打击，所

有这些原因曾使他们极端失望，失去继续寻找专业工作的动

力。目前他们尽管工资微薄但有工会保障，失业机会不大，

相对安稳舒适，于是他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对新移民服务上，

希望他们的同胞会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有好日子过。肖的妻子

说她同样感到满足，有成就感。说到加拿大的医生，她甚至

有些不屑。她举例说，不久前爆发了小儿脑膜炎，但是由于

医生的误诊使疫情加剧。如果她是医生，就不会有脑膜炎的

小孩最后丧命的悲剧出现。她提议政府应该让中国人开一间

专为中国人看病的医院，她认为这是让移民融入到主流社会

的办法之一。尽管相距遥远，他们的亲戚还是提供了许多帮

助。肖妻子的妹妹借出一万美金帮他们支付买房的首期付款

。他们在多伦多认识的唯一⋯个旧同事在他们到埠时帮助他

们安家。慢慢地，肖认识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不断介绍各

种体力工作给他。另外他还参加了一个华人协会并任协会的

理事，热心公益，这也给他带来可观的朋友圈和移民接待站

的客源。当朋友首先开了一个移民接待站肖和妻子马上受到

启发，认为这是实现他们为移民服务的最佳方案，于是他们

买了一幢三层别墅，重新装修间隔成多间卧室供新移民落脚

；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



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目前，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找

工作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这些中国的优秀人才和技术专家

曾凭借自身的实力轻而易举地通过移民审查，实现了出国的

梦想，然而在加拿大却面临着就业难和资历贬值这一严酷的

现实。从1999至2000年，我们对28对有未成年子女的中国大陆

移民夫妇进行了研究，所有这28对夫妇都是独立技术移民，

都带着一定资金进入加拿大，入境时间长的有2年，短的只有

几个月。他们在中国都曾拥有相当好的工作。在我们的研究

对象中，作丈夫的均为移民的主申请人，他们当中大专生1个

，本科生13个，硕士生lO个，博士生4个；大多数是学理工科

的，如土木上程，机械，化学，电子及声学，少数有其它方

面的学历，如中医，外语等；作妻子的比他们的丈夫学历略

低，有11个受过中等教育，12个本科生，4个硕士，没有博士

。有一半是学理工的，另一半是学财会、图书馆学、医药和

语言的。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在移民之前，多数做

丈夫的都有良好的工作，妻子们虽然工作也不错，但通常低

于她们的配偶。在中国，所受的教育程度和工作岗位大体成

正比，即受教育越多，工作越好；但在加拿大情况就大不一

样，除了有博士学位的几个人没有屈尊做体力劳动外，博士

学位以下的人所从事的工种就很杂乱，他们的妻子情况则更

糟。他们现在的工作与过去所拥有的学历和经验都不相符。

以做丈夫的为例，在中国他们都是专业或半专业的(所谓专业

工作，是指那些必须接受正规教育和行业认证，具有一定工

作经验才能获得认可的工作，如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

等；所谓半专业工作，指的是需要接受定正规教育，但行规

较为宽松的行业，比如程序编写员、技术员、高级销售人员



等)，还有一个是学生，然而现在他们之中只有一半人从事业

或半专业工作。在所有这28人中，有6人基本维持与他们在中

国的工作水平相当，其余22人均有所下降。妻子们不但工种

下降，不少干脆就没有工作。严峻的现实让人无可奈何1)专

业工作：在中国，22位做丈夫的和8位做妻子的从事专业工作

，现在却只有4位做丈夫的保持工种不变，女士们则完全被排

除在专业工作之外；2)半专业：在中国有5位做丈夫的和15位

做妻子的从事半专业工作，目前在多伦多则是ll位做丈夫的

和3位做妻子的在从事这种工作；3)无业：个学生和一名家庭

主妇在移民之前没有上作。到加拿大以后，为了就业，有些

人选择上学和参加培训，而做妻子的则更多地面对照顾幼儿

的困难；目前在多伦多有4位做丈夫的和17位做妻子的没有工

作。4)熟练技术工人：在加拿大，熟练技术工作是指那些需

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长期从事重复性工作，基本没有

升迁机会的工作。在多伦多，有3位做丈夫的从事熟练技术工

作，而在国内这3个人中有2个是专业人士，1个是半专业人士

。另外，有6位做妻子的目前在从事熟练技术工作，而她们之

中2个在中国是专业人士，3个半专业，只有1个是技术工人

。5)体力劳动：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从事体力劳动，但在多伦

多，有6位做丈夫的和2位做妻子的在从事体力劳动。这6位男

士中，有4位在中国是专业人士，2位是半专业人士，2位女士

中1个从事专业、另1个从事半专业。国内大机构大公司的人

容易就业，但也不得不屈尊专业工作只有少数中国的专业人

士移民后找到了与之相当的工作，这些人往往是从中国的大

机构里出来的工程师，在加拿大，雇主只会雇佣他们从事级

别略低的助理工程师工作。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储先生是



以前在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他的外籍上司把他推荐

给了同一集团在加拿大的分公司，这一推荐使得他的个人资

历获得了加拿大雇主的认可。他于99年11月技术移民加拿大

。因为有跨国公司的工作经验以及高层关系的推荐，没费什

么力气便获得了与在国内相当水平的工作。不过，因为他目

前的工作主要与中国的项目有关，他担心这些项目完成后将

何去何从。储先生认为新移民面对的工作困难是由于思想意

识落后的加拿大雇主造成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是那

些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法移民的形象。“加拿大的公司效率低

，如果中国公司象他们这么不讲效率，早就该关门了。”他

通过自己找工作的经验得出加拿人公司瞥理落后的结论。他

认为现在的高知识技术移民理应受到更好的待遇。在找到现

在这份工作前，储已经做好了从机器操作工做起的最坏打算

，并自我安慰说他一直对技术而不是管理更感兴趣。总之，

储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资历“贬值”的准备，他感叹加拿大

雇主不识时务，将技术民与非法移民或是中国那些养尊处优

、不学无术的官僚混为一谈。幸好他在跨国大公司工作过，

通过高层关系的推荐，加拿大雇主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到他

的价值，尊重他过去的宝贵资历。这不但使他很快的找到了

好工作，同时也为他创造了一个在加拿大营造良好人际关系

的环境，为将来的升职或转换工作做准备。在国内外企业工

作经验，在加拿大却不灵半专业工作除了上面说到的极少数

人找到了专业工作，大多数人不是被迫接受职位较低的工作

，就是干脆放弃专业转行。尽管大家都抱着这种情况不会持

续太久的心态，却没有人知道究竟要忍耐多久。董是他们中

间的一个。董在中国是电气工程师并担任现场项目经理



，1999年底全家移民到了多伦多。他在多伦多找到了一份机

械设计的工作。他的妻子是会计，目前正在学习英文，希望

有朝一日能回到她的会计本行。在多伦多寻找工作的过程中

，董发现他所具备的在国内的中德合资公司的工作经验与北

美市场的需求相差甚远。比如在技术设计上，北美标淮与欧

洲标准往往不同。正如董告诉我们的“设计必须遵循一定的

标准。如果我不知道北美本地的标准，我便无法回到设计的

本行去，原来在德国公司的工作经验在加拿大根本没什么价

值。”他的第一个工作面试是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里，他

没通过。他认为问题出在语言不流利，沟通有困难上。无奈

之下，他开始在面包店打夜工，每天清早一下班便赶去上电

脑辅助设计的课程。一上便是几个小时，这么一过就是几个

月，身心疲惫，在濒临难以为继的时候，一个加拿大水处理

工厂给了他一份兼职工作，做电脑设计。几天之后他便转为

全职雇员。董认为他找工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他对本地的陌生

，他并不期待他的工程师资历会被承认，只想这份工作可以

给他一个了解本地市场的机会，另外，环保行业对他来说很

有吸引力，是一个走上坡路的行业。董的妻子正在学习英语

，虽然最终她可以通过参加加拿大的考试而认证她的会计资

历，董却希望她一心扑在英文学习上。“我不想让她象那些

来了一辈子都说不好英文的移民。”董的理想是让她无需为

赚钱养家操心。不少人象董一样放弃了继续从事原职业的希

望。他们抱怨资历在加拿大无用武之地，受到贬值，因为新

移民从中国带来的技能通常比较丰富，足以应付加拿大相对

单的工作性质。锲而不舍，事竟成!无业：一小部分人对即使

是资历的“轻微贬值”都难以接受，于是他们就寻找可以将



他们的资历成功地转移到加拿大的途径。例如，一个化学工

程师正在努力寻求加拿大工程师资格认证，因为他觉得无论

是他的年龄还是过去的工作经验都令他难以接受“贬值”或

转行。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过了几关，满怀希

望可以拿到安大略省的工程师资格。他的妻子则在服装厂打

工。英文不好，障碍重重，纵有本事也惘然跌入谷底：境遇

最糟糕的是那些在加拿大完全找不到对口工作，并且在加拿

大经济最差时抵达的人，如果他们的英文满足不了最起码的

沟通，则更是雪上加霜。肖和他的妻子便是其中的一例。肖

在中国铁路部门工作。他的妻子是中国第一个新生儿护理中

心的一名医生和儿科护理专家，离开中国时她已经是这个中

心的副主管了。他们有一个女儿，97年入境。当时加拿大经

济仍处在谷底，当他们抵达加拿大时，加拿大的铁路系统正

经历重组和裁员。他们作过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如清洁工

、搬运工等，不容易才在一个大型文具连锁店找到了一份仓

库管理的工作。后来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帮助新移民的角色上

，开了一个家庭式的移民接待站。肖有妻子一心想到加拿大

继续她的专业，当她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梦想时为时已晚。

因为首先她必须修英语，然后回到学校从头开始。已经40岁

出头的她认为希望渺茫，终于放弃了当医生的念头。她认为

加拿大的行业管制太僵化死板。她在美国的朋友就不需上学

，只要通过专业测试就能重操医生行业。况且重学那些她熟

得不能冉熟了的专业知识实在是浪费时间。年轻时的她尚可

以一点一滴的积累专业知识，而现在，特别是在对回报完全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她不愿冒这个险，也浪费不起时间。最

后她也进了丈夫所在的文具供应公司做仓库管理工作，起码



他们的生活因此有了保障。这对夫妇都只有国营单位的工作

经验，不象那些在外资或合资企业工作过的人与外界有更多

联系和认识。这使得他们不但在多伦多难以立足，也更加难

以承受因制度上的不同所受到的措手不及的打击，所有这些

原因曾使他们极端失望，失去继续寻找专业工作的动力。目

前他们尽管工资微薄但有工会保障，失业机会不大，相对安

稳舒适，于是他们便将希望寄托在对新移民服务上，希望他

们的同胞会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有好日子过。肖的妻子说她同

样感到满足，有成就感。说到加拿大的医生，她甚至有些不

屑。她举例说，不久前爆发了小儿脑膜炎，但是由于医生的

误诊使疫情加剧。如果她是医生，就不会有脑膜炎的小孩最

后丧命的悲剧出现。她提议政府应该让中国人开一间专为中

国人看病的医院，她认为这是让移民融入到主流社会的办法

之一。尽管相距遥远，他们的亲戚还是提供了许多帮助。肖

妻子的妹妹借出一万美金帮他们支付买房的首期付款。他们

在多伦多认识的唯一⋯个旧同事在他们到埠时帮助他们安家

。慢慢地，肖认识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不断介绍各种体力

工作给他。另外他还参加了一个华人协会并任协会的理事，

热心公益，这也给他带来可观的朋友圈和移民接待站的客源

。当朋友首先开了一个移民接待站肖和妻子马上受到启发，

认为这是实现他们为移民服务的最佳方案，于是他们买了一

幢三层别墅，重新装修间隔成多间卧室供新移民落脚；


